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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连捐款箱也
准备好了。”昨天傍晚，记者
电话联系上邱巧静时，她已
经连续上了十几个小时的
班，声音都有些嘶哑，但提起
这件事，语气中还是有些遗
憾。

宁波晚报微信公号的文
章发布后，也得到了不少热
心网友的响应。网友“王海”
说：“毕竟是活生生的一条人
命啊，希望小编跟进一下，我
们愿意捐款。”网友“我心依
旧”说：“医治还有希望，回家
只有绝望了，家人的心都碎
了，希望媒体能帮帮他。”

记者的同事在微信朋友
圈转发这篇文章后，也引来
不少爱心人士关注，有的表
示愿意主动联系医院，也有
的建议西医治疗费用昂贵，
可以尝试通过中药来维持治
疗。

记者还了解到，昨天腾
讯大浙网还发起了为小婷捐
款50万元的公益项目。

这篇文章在网上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广大热心市民的关注：姑娘现状
如何？病情是否得到控制？今后又有何打算……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当时姑娘的家人仅留下三条简单的信息：姑娘叫
小婷（化名），15岁，老家在云南；小婷的家暂住在海曙区古林镇；还有一个
手机号码。

昨天下午2点半，在古林镇俞家北街的河边，记者找到了小婷和她的
妈妈袁女士。当时，小婷身上还穿着之前被送进医院时穿的衣服，坐在一
辆小三轮车的围挡上，上半身半倚在车靠背上。

袁女士的一位朋友正在给小婷按摩肿胀的双腿。和纤细的手臂相
比，小婷的双腿肿胀得相当厉害。

袁女士说，家里凌晨2点开始停电，靠河边坐着，稍微凉快些。
小婷的家就在俞家北街的一处出租房里，出租房在二楼，上楼的楼梯

是用木板搭起来的，仅有一人宽；楼梯十分陡峭，从楼上下来，低头几乎看
不到脚下的台阶。

这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屋顶和门四周都塞着黑色或红色的
绒布。从厂里赶回家的小婷父亲蔡先生说，这是为了防止夏天开空调，冷
气从缝里渗出去。

屋里贴墙放着两张床，还有一个床头柜，没有其他家具；剩下的空间
同时站三四个人就已经被挤满。

原先家里只有袁女士夫妻俩和小婷。小婷病情加重后，袁女士夫妻
俩就把大儿子从云南老家叫过来，一家人四口挤在一起住。

窗台外摆着一个燃气灶，蔡先生说，平时烧饭就在窗外；至于上厕所，
“就去附近的公共厕所”。

挂在墙上的空调，因为成色新，格外引人注目。“是好心人捐助的。”袁
女士说。

见到哥哥开了空调，一直坐在床沿上不吭声的小婷冲着爸爸轻声说了一
句：“把窗户关起来。”这也是她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唯一主动说的一句话。

这样一间屋子，月租150元。蔡先生说，他也觉得住在这里太拥挤，
可租金便宜。

小婷坐在床沿上，双手搭在腿上，半低着头，嘴里一直发出“嗯、嗯、
嗯”的声音。袁女士说，这是因为她肚子实在胀得难受。

不一会儿，小婷眉头紧锁，把头埋在胸前，“嗯”的声音也比之前要重
一些，还带着一些哭腔。“不要哭，不要哭。”蔡先生坐到小婷身边，抹去她
眼角的泪水，又拍拍她的背，一脸无措。

唯一能够让小婷稍稍缓解痛苦的方式，就是坐到比床低一些的小凳
子上，然后伏在床上。

这时，袁女士的朋友特地给小婷送来一盒冰淇淋。她说，上次听小婷
提过，喜欢吃这个味道的冰淇淋。袁女士把一勺勺冰淇淋从小婷的手下
递进去，小婷吃了，这也是她昨天第一次吃东西。

看到小婷如此痛苦，袁女士深深地叹了口气。
她告诉记者，小婷出生时没有太大的异常，只是比一般孩子要会哭闹

一些，稍稍长大后，有些偏食，皮肤也要比一般孩子黄，“当时我和老公在
老家种地，也没顾得上那么多。”

小婷的病第一次发作是在四五岁时，第二次发作是在四五年之后。
袁女士说，当时也带小婷去云南昆明的大医院看过，“医院开过病危通知
书”，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最终都只能把小
婷带回家。

为了控制小婷的病情，袁女士说，也给小婷吃一种用于补血的保健
品，一瓶就要300多元，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拮据，保健品也是吃吃停停。
也是为了尽可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袁女士决定离开老家外出打工。

袁女士说，外出打工期间，她每隔一段时间会打电话回家，但小婷从不
主动提起自己的病情。直到去年回家过年，她发现小婷的身体状况大不如
前，“消化不好，而且经常感冒”，于是她决定把小婷带到自己身边生活。

在去年3月来宁波之前，小婷已经在老家当地
中学读了半年初一。

上学对于她来说，显然不是件高兴的事。因为
身体的缘故，她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受小朋友的欢
迎，到了小学之后，更是被当作“透明人”。

来了宁波之后，小婷就再也不想去上学了。每
天，父母去上班，她就一个人待在家里。

小婷是个特别爱干净的姑娘。刚来宁波时，身
体还吃得消，她每天都先把父母换下的衣服洗完，
把家里收拾干净之后，才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

她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画画。
袁女士拿出一摞小婷之前画的画，都是一些少

女漫画，惟妙惟肖，其中一张是之前很火的电视剧
《花千骨》的女主角。小婷从来没有专门学过画画，
所有这些画，都是她先从手机上下载图片，然后照
着画的。

据袁女士回忆，小婷从小就喜欢画画，以前念
小学的时候，小婷还曾问过自己：“妈妈，画画能赚
钱吗？”

袁女士说，当时自己跟小婷说的是“我们这种
家庭，靠画画是赚不了钱的”，“之后有好长一段时
间，她就再也没有拿过画笔。现在想想，我当时的
话，可能是伤了她的心。”

在袁女士的手机里，保存了很多拍小婷画画的
小视频。在其中一段视频里，正在画画的小婷发现
妈妈在偷拍自己，撅起嘴巴说：“你干嘛啦？”之后用
手把脸挡住，形态跟一般撒娇的小孩无异。

看到这段视频，袁女士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
意。

对于自己的病情，小婷早就在网上查得一清二
楚。她曾经跟袁女士说：“哭着过也是一天，笑着过
也是一天。”这一度让有时抱怨命运不公的袁女士
感到愧疚。

特别让袁女士感到痛心的是，小婷来宁波之后曾
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妈妈，手机上真的能赚钱吗？”

袁女士目前在古林一家塑料公司上班，眼下是
“旺季”，收入还算过得去，差不多一个月能赚3700
元左右；丈夫蔡先生刚来宁波时在工地干活，如今在
一家钢化厂上班。“那天去医院，看病就花了3000
元，差不多抵她爸爸一个月的工资。”袁女士说。

再加上大儿子刚从学校毕业，一家四口“开销大”，
“你看这空调几乎全天开着，光电费也挺厉害的”。

小婷以后该怎么办，终究是这个家庭无法回避
的问题。一问到这个问题，袁女士和蔡先生都陷入
沉默：很显然，针对这种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而高昂的费用，也换不来确定的结果。

不过，在昨天晚上6点左右，记者再次电话联
系上袁女士时，却得到消息：在热心网友的坚持下，
小婷最终还是被120急救车送到鄞州人民医院。

袁女士说，小婷的状况跟之前差不多，没有恶
化；他们现在先打算住院。

去过大医院，
最终都只能把小婷带回家 “哭着过也是一天，

笑着过也是一天”

■各方反馈

仅凭一个名字、一个地
名和一个无人接听的手机号
码，顶着午后的烈日，记者暴
走一个多小时，多方询问村
民、快递小哥，最终在派出所
警务室的帮助下，找到了小
婷的家。

与此同时，记者的同事
不断通过网络搜集各方线
索，找到了小婷父母的工作
单位。

不仅是媒体，记者离开
小婷家时，也在村中看到有
热心网友赶到。

小婷是否接受治疗或者
以何种方式接受治疗，最终
的决定权在她的家人手上。
那么，大伙儿不辞辛苦，究竟
是为了什么？

或许，这只是宁波作为
一座爱心城市的“基因”，一
方有难，八方相助，爱心已经
内化成为一种“本能”。

也正因如此，包括媒体
在内，很多人在第一时间行
动起来。不仅是为了给予小
婷一家力所能及的帮助，也
是为了延续和保护城市的这
一份精神。

记者 石承承

大伙儿不辞辛苦，
究竟是为了什么？

记者手记

小婷的家不足10平方米，
没有厕所，烧饭在窗外

小婷最喜欢的是画画：
“画画能赚钱吗？”

因为病痛，小婷一直趴着，面对爱吃的冰淇淋也打不起精神。记者 崔引 摄


